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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在明正德七年前，防汛形势并非
如此严峻，特别是宋人南渡以前，大面积的
围湖造田还没有开始，水阳江流域可谓有
洪水无洪灾。南宋才有宣州知府张果抱万
民册跳江救民的故事。

水阳江，蜿蜒于浙皖，起始谓杭水。进
入安徽又曰东溪。过河沥、水东、孙埠古镇，
叩门宣城而绕行谓之句溪。顺敬亭而下，穿
北山稻堆山峡谷，已平缓，为龙溪。这就到
了水阳江下游，宣州金宝圩、高淳相国圩、当
涂大公圩如藤牵瓜，散落于固城，丹阳，石臼
三湖之间。是古丹阳大泽最早的圩田。

其中的金宝圩就是我的家乡。相传筑
于后汉章武年间。治事者为东吴名将丁
奉。历经四年，发动十万军民围湖屯田。赤
乌五年，孙权御驾金宝圩，登龙溪塔俯瞰，但
见良田万顷，农庄错落，百姓安居，不禁心中
大喜，赞丁奉为“江表之总管”。自此丁奉

“总管”的名号在民间不胫而走。今天在金
宝圩中心仍建有总管庙，庙中祀奉的总管菩
萨旁有一联：五路总管围湖屯田筑金宝，一
代名将横刀立马保东吴。横批“江东遗
爱”。读之不由得让人神思千载感慨不已。

实际上早先大圩由化城圩和惠民圩合
成，洪武《宣城志》：圩垾大有二，曰化成，曰
惠民。化成管田约八百八十顷，南唐保大
十一年，圩民束四请以私田为官圩，李璟嘉
之，诏补束四官，赐金帛有差，号金银圩。
是年，各起役兴筑，广袤八十四里，明年正
月工毕，以其速成，改名化成圩，《舆地纪
胜》引《圩田系年录》：绍兴元年，命宣州臣
葺治圩田，易名金宝。民间有一说法，金宝
圩的水系构筑就是模仿南京城建设的，南
京有多少城门，金宝圩就有多少陡门，圩内
的沟渠就是南京城的道路。这也许说明了
金宝圩在历史上可能做了不只一次的大规
模有组织的水利整治。从现有的布局来
看，特别是下坝区域（古惠民圩），水面和垾
子的比与降雨量相匹配，沟渠的开凿整齐
程度没有统一的规划和严格的实施是不可
能做到的。

金宝圩地处亚热带北部，属亚热带季
风气候，温和湿润，雨量充沛，十万亩良田，
五万亩水面。民国前“赋出宣邑六之一，漕
取足于圩者十之八九”。是名副其实的鱼
米之乡。

明永乐元年（1403年），朝廷采纳苏州
人吴相五之议，在高淳县东侧修筑水坝（高
淳东坝镇由此得名），把自安徽而来的水挡
在太湖流域之西，以保护太湖流域苏锡常
诸镇。

明正德七年（1512年），为绝苏锡常地
区水患，东坝坝基加高三丈，“三湖”之水遂

遏绝古初入震泽之流，不复东行，造成宣
城、高淳、当涂诸县大批圩田沉没。

民间传说当年刘伯温筑东坝，阻遏了
丹阳大泽流向太湖流域的水系，曾说：“苏
州溧阳，终究不长，五百年后，化为长江。”
其实胥河筑坝之时刘基早已仙去。

我在当涂县志上倒查到了这一段记载：
宜兴溧阳，终究不长，东坝一倒，依旧长江。

未筑东坝之前，如清代河道总督靳辅
言：江南之苏、松、常、镇，浙江之杭、嘉、湖
等府，在唐汉之前，不过一泽国耳。

故苏州有句民谚：“固城湖边东坝倒，
白寺塔上稻草漂。”汛期水阳江流域水位常
高于太湖水位7-9米，民国二十年大水，东
坝漫溢旬日，下游宜、溧等县震恐，深以东
坝崩溃焉。白寺塔乃苏州城内最高点。

东坝一筑，金宝圩浩荡南来之水，一支
从西南由黄池河经芜湖入长江。一支从北
面由运粮河经姑溪从当涂入长江。从牛儿
港流固城湖由胥河入太湖的东向之水受
阻。人不给水出路，水就不给人活路。汛
期来临，圩区防汛抗洪压力陡然上升。过
去水阳江流域有洪水无洪灾的历史发生了
改变，溃圩决堤，从此成了圩乡人的心病，
防汛抗洪也成了圩乡人最大的事业。

自明正德七年（1512年）到1949年，
经调查记载的因洪涝而引起的大范围破圩
达80余次。旧志中“圩垾尽溃，民舍漂
没”、“船达于市，鱼穿树梢”、“溺毙甚众，尸
散水滨”等有关水灾惨状的记载，屡有出
现。每次大水以后，社会元气大伤，人口锐
减，经济停滞甚至倒退。

金宝圩历史上有记载的溃圩是6次。
这个雨季的一天下午，我在1942年祖

父时公章弟主修，上海法政大学毕业生丁
光焘先生编纂的家谱中，找到了前五次圩
堤溃破的记载：

明万历三十六年大水，没圩堤、坏田
舍、溺人畜。

康熙戊子岁五月二十三日，西埂袁家
场，丁家湾，东埂徐村坊三处尽决，袁家场
破缺较甚，计长百余丈，深百余尺，将决之
时，梅雨连旬，上蛟下潮，奔腾澎湃，势若滔
天……农家之器物，俱属风飘，草野之屋庐
尽随浪卷，大木为之拔根，古墓为之掀泥。

道光三年，水势滔天，圩堤崩溃七决其
处，亦时，田禾未熟，粒米无存，老弱转于沟
壑，壮者逃之四方。饿殍盈途，骨屍满道，
愁惨之象何忍见闻。

道光二十八年八月潮水浩大，北埂杨
家沟梢尽决，口阔六十余丈深二十余丈。

道光二十九年四月，淫雨连绵四十五
日，鸿波涌地，巨浪滔天，水势凶凶，高出圩

堤三尺。五月初二，大水漫圩……
村落邱墟尽为蛟龙之沼，禾苗黍稻悉

沉鱼鳖之乡。
圩溃之日，百姓无处露宿，“日不火兮

饥极，寒气侵兮多疾，鬻子者泣血牵衣，弃
妻者抱头恸绝”。

窗外阴雨霏霏，眺目远望，天地一片模糊。
历史虽然悠远，却又是如此切近。读

罢未尝不涔涔然泪下，犹有余哀。
圩乡的人，大多知道一个年份——“民

国二十年”。这一年洪水成了金宝圩人的
集体记忆，甚至有的并不知道这年是公元
1931年。但口耳相传，历久弥远，“民国二
十年”这五个字和“洪水破圩”紧紧联系在
了一起。

那时祖父已是二十一岁。在他十一年
后主修的家谱中，我却没有找到记载这场
大水的只言片语。只是小时候听奶奶讲，
水退后，祖父拆了原来家中三进九间的老
屋改建为一进三间，剩余的木料运到东坝
卖掉度过了那个荒年。

据《安徽省赈务会汇刊》第一期（1931
年9月）记载，这年夏，沿江地区连续的大
雨下了将近整整三个月，从年中一直下到
9月16日，江潮倒灌，山洪暴发，皖南各县
圩堤先后溃决。人畜淹毙，房屋坍塌，栖止
无所，哀鸿遍野，啼饥号寒，惨不忍闻。据
统计，宣城县，淹没农田72万亩，其中圩田
62万亩，灾民35万，死亡3710人，坍塌房
屋79600间。

这是金宝圩有史以来最后一次破圩。
虽然已隔近九十年，但随便找一位老人都
能和你讲一两个与之关联的故事。

长期以来，人民群众与水患作斗争过
程中，水阳江沿岸劳动人民信奉祠山、杨
泗、（治水道教神灵）。

雁翅绅民对观音菩萨十分信仰。每年
农历九月十九，观音庙会，规模之大，在江
南仅次于九华山庙会。观音大圣在雁翅有
两庵，一是大土庵为坐宫，有三进十五间。
在外河河滩高处建有锦水庵，为观音菩萨
行宫，原有两进十间，毁于五四年特大洪
水。每当汛情紧急，就把观音菩萨请至行
宫坐阵河间，“坐阵陡门震水威，护坝保民
压蛟龙。”寄望洪魔袭来，观世音能伏波安
澜，化险为夷。

民国二十年农历六月十四，几位乡绅来
到锦水庵求签。签题是：姜太公八十三岁遇
文王。其中一位乡绅读完签书，掐指一算，
大腿一拍道：不好，道光二十九年至今正好
八十三年，此是一劫，圩堤难保。少顷，一只
快船送来鸡毛信一封。西埂丁湾处已溃
堤。遂立即组织人员转移，逾三日，圩内水
满。洪水横流，一片汪洋，“全境无田庐，但
见云树梢，野哭声断续，浮尸逐水草”。

此后，金宝圩再没溃破。遭遇洪水侵
袭，在全圩百姓心中留下深刻记忆的仍有数
次。每一次虽惊心动魄，最终也化危为安。

54年大水算最大的一次，《宣城县水
利志》记载，5月至9月，宣城降雨1515.2
毫米，5月下旬至8月下旬，相继出现14次
洪峰，江潮倒灌高，持续时间长，漫破大小
圩口84个。

虽然金宝圩圩堤没有溃破，但内涝已
是十分严重。那次大水也融化在儿时对父
亲的印象里。

父亲那时年轻，积极进取，冲在防汛一
线，在金宝圩北湖滩处带头下水挡浪，染上
了一种叫“火瘤腿”的病。后来每当劳累过
度或受凉就会发病，腿肿痛不已。一发病
就会提起54年的那场大水。

83年的雨多，是我永难磨灭的记忆。
雨水像天上捅了洞一样往下倒，沟水爬上
了村庄，小船直接停在了我家的稻场上。
宣城县大小101个圩口，只剩下了两个半
圩没有决堤，一个就是金宝圩。

那一年我虽初中刚毕业，因个子高，作
为一个整劳力，参加了全程的防汛。金宝
圩防汛是以村集体为单位的，这也是实行
联产承包责任制后，乡村唯一剩下的集体
活动了。我年纪轻，是新兵，也觉得很新
鲜，就事事冲在前面。一个村负责防守约
1000-1500米的埂段，我们中联村在雁翅
下街到新陡门处。

防汛值班的人分两班，一班巡埂查险
情，一班是抢险队。抢险队员有险抢险，无
险休息。都是技术活，诸如清沟沥水，沙石
导渗，下外罩打桩等等。我们小年轻轮不
上，就排班送水牌，从上个村接一块牌子，
两人一组，一人扛牌，一人拿锹，走圩堤坡
脚处，走到下个村的防区交接，约摸一小

时，来回三公里。发现渗水，塌方等，及时
汇报。汛情一松，也就不走圩堤下面了，不
过遇到干部模样的还是赶紧跑到埂下去。
有一次我们还捡到一只三斤多重的老鳖，
拿到雁翅街上卖了5元钱，解决了好几天
的午餐问题。当然送水牌也是排班来的，
遇到不送水牌的日子，也是和抢险队一道，
在一个大澡堂子里休息。外面的雨下的哗
哗响，里面有的人愁眉苦脸，有的靠在澡堂
子的靠椅上吹牛、扯淡、睡觉。前后居然持
续了一个月。

这期间最辛苦的一次就是在圩埂上加
子埂。在圩内离圩堤有200米的棉花田里
把土用锹挖到圩篮里，挑到圩埂埂面外沿，
垒成一道约50公分高的小埂堤。平时挑
担子上圩埂就很费劲。天又下着蒙蒙细
雨，路面泥泞，一走一滑，大家干脆脱了胶
靴，赤脚上阵。爬堤时用大脚趾紧紧扣着
脚下的泥土，步步扎稳，稍不留心，就会人
仰担翻，摔个满嘴啃泥。干不到一会儿，大
家个个像落汤鸡，脸上也分不清是汗水还
是雨水。

细雨仍孤傲地蒙蒙地下，不因人的厌
恶而有丝毫收敛。不记得是因为村民舍不
得挖掉田里的棉花苗，还是效率太低，进度
太慢，反正这个活只干了半天，就被宣布停
工。大家无不拍手称快。

一天突然传来说，对岸的高淳要抛石护
岸，圩管会要求一个村派一支队伍去阻止。

金宝圩四个乡，几十个村，一村抽调一
个基干民兵排，一只大船，沿着水阳江浩浩
荡荡集中到高宣交界的水碧桥，几十条大
船，数百人，每人发一条白毛巾扎在左臂，
或拿“挖锹”或举“杪子”，齐呼“打倒高佬，
保圩保家！”一股豪气干云在宽阔的江面回
荡，大有荡平高淳之势。我跟在人群中凑
热闹，觉得很好玩，也奋力呼喊，盼着能有
一场声势浩大的战斗。结果当然令人失
望，居然没有打起来。

20多年后，我已在一个乡镇任主要负
责人，遇到了当时高淳砖墙镇的党委书记，
推杯换盏中，他揭开了那天的谜底。原来
他们乡为争取市里的水利项目资金扶持，
运了几卡车石头，停在水碧桥水阳江迎流
顶冲的地段，对来检查的领导上报，此处圩
埂需抛石加固，需要多少多少资金，并不是
真的要抛石逼水。我们的干部在对岸看到
了，信以为真，因属两省，又没有协调沟通
机制，遂造成了金宝圩群众的过度反应。

99年的汛期，金宝圩的圩堤是最危险
的一次，那年我已是乡里的准班子成员，负
责惠丰村的埂段防汛。这段圩埂是金宝圩
最好的圩埂之一。6月30日下午，我们仅
发现圩堤坡脚有几处散浸，就采取了清沟
沥水的方式进行了处理。圩堤是一个完整
的生命体，堤脚坡有散浸，任其发展，就会
造成圩堤土质软烂，严重时就会塌方滑坡，
最终造成决堤破圩。而只要及时清沟沥
水，让散浸汇总，周边的软土很快就会恢复
坚硬，有抗压力了。这就是所谓的及早发
现险情，及时处理险情。这天傍晚，大雨倾
盆，河水暴涨，全体民工都上了圩埂，不到
一米一个男劳力，每个党员都扎一个红绸
带，每个埂段负责的干部都发了一根长一
米的竹片，对违反防汛纪律的民工可以随
时进行处罚。

雨越下越大，从其他圩段传来的消息
很不乐观，有的在抛石抢险，有的在加子
埂，尽管我们埂段没有大的险情，大家也丝
毫不敢马虎，个个在汛雨中严阵以待。我
和惠丰村村书记赵福根，在黄灵宫殿的埠
阶前，看着台阶上的河水像蚂蚁缓缓地往
上爬，一脸严肃，心如蚁噬。

夜里2时（应是7月1日了）左右，赵书
记告诉我水不涨了。仔细观察，果然发现

“蚂蚁”没有再往上爬。老赵说：“应该是附
近的哪个圩破了。”不一会儿，传来下游芜
湖的咸定圩已漫破。听到这个消息大家长
长地舒了一口气。我和着雨衣躺在圩埂上
居然睡着了。

汛情稍安，我和梅小龙骑了一个摩托
车绕了金宝圩大堤一圈，几十处内塌方，有
的长达几十米，百孔千疮，触目惊心，更加
感受到了那一晚的紧张。

二十年，转瞬即逝。今年又遇长江全流
域大洪水。从老家传来消息，金宝圩52.5公
里埂段无一处大的险情，既无内涝又无外
患。宣城首圩以全新的身姿迎来了一个有
洪水无洪灾的新时代，实在令人欣慰！

愿金宝圩大堤愈加弥坚，不畏洪水侵
袭！愿父老远离水患之苦。

■程多宝短篇小说《清丝》载
《民治·新城市文学》夏季号，短篇
小说《月光童谣》载《当代人》8期，
短篇小说《干净》载《当代小说》9
期；散文《对一座大山的思念》载
《神剑》3期，散文《何处有香丘》载
《都市》8期。

■心亦诗歌载《安徽文学》8期。

■潘志远诗《爱情隧道追月而
行（外一首）》载《作家天地》8期，散
文诗《彩贝》载《湛江文学》7期。

■叶枫林作品《在开封乡村振
兴的旅途上行走》在由开封市民
盟、星星诗刊联合举办的“中国开
封第一届乡村振兴散文诗大赛”中
获三等奖。

青春的大学
□□霍效忠

秋天的校园

传统的秋天
雇佣专业的园丁
武装着绿化剪 割草机
在修理那清高的大学
那冒尖的 个性十足的枝叶
还有那硬骨头 嘶鸣的喉咙
纷纷落地
在附近的角落
那漂亮的女理发师
也快刀斩乱麻在剪裁
那自恋的大学
那前卫的 露出一撮黄毛的头发
还有那刺头 执拗的板寸
纷纷落地
在那更深的地方
秋天高举着教鞭在教训
那青春的大学
那反叛的 质疑的眼神
还有那奇思妙想 压抑的火花
纷纷落地
哦，秋天的校园
看上去整齐 气爽 顺眼
那遍地的枯萎的本真
我一一捡拾
在那冬天贮藏
在那春天还原

池塘

大学的学问
似乎沉淀在这里
波澜不惊

你肯定在那塘边走过
第一次轻风拂面
第二次风花雪月
第三次刻骨铭心
……
你会渐渐发现那塘里
漂浮的先哲的皱纹
深沉的星子的眼睛
酝酿的天空的颜色
蓄势的白鹭的影子

那无形的活水
那上升的境界
一股激流
正在池塘的深处涌动

池塘（之二）

波光粼粼的大学
在这里浮现

我是那追寻的水草
我是那守望的桃李
我是那接天的莲叶
我是那试飞的白鹭
我是那轻拂的细雨
我是那洗涤的微尘
在那高深莫测的地方
接近或者浸润

补景

把那松柏种在一进校门的两侧
把那竹子种在教师宿舍的空地
把那桃李种在教学楼的四周
把那腊梅种在学生公寓的左手
把那菊花种在实验楼的右脚
把那藤黄种在食堂的前面
把那兰草种在图书馆的墙角
把那赭石种在假山的顶部
把那喷泉种在池塘的水中央
……
把所有美好的愿望
或遗憾的回忆
统统种在大学
顺便把我也种上
随意在那个地方
哦，不要忘了
还要在女生6号楼前
种上那带刺的玫瑰

光阴

请带走我的菁菁校园
请带走我的莘莘学子
请带走我的爱我的诗歌
请带走我的老样子我的年轻心态

求求你们
让我变化得你们认不出我来
我要重新在荷花塘边走过

···实力诗人实力诗人实力诗人···

雨季的年轮雨季的年轮
江南雨季，并非像诗人吟诵的那么婉约和浪漫。淅淅沥沥

的黄梅雨带给圩乡人更多的是提心吊胆，日夜防范。每一次防
汛都是圩乡百姓用意志和韧劲与洪水较量的一场战斗。这里
既有抗洪抢险的豪迈，也有与自然抗争中徒余的心酸和无奈。

书
法
书
法

□□

王
召
勇

王
召
勇

作作

■程多宝/心亦/潘志远/叶枫林

···墙外香墙外香墙外香···

云山云山 □□王希王希 摄摄


